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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英雄之浩气，建中华之伟业

忆姜文光、姜文奎、姜文焕三烈士

张　　　　文　　　碧

姜杰（姜文源）、姜文光、姜文奎早在大革命初期就参加了革命

工作 年。 月，中共江苏省委决定在南汇泥城发动武装暴动，

准备建立南汇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第二十二军第一师，姜氏兄

弟此时即成为泥城暴动的组织者和骨干。泥城暴动后，姜氏兄弟继

续从事党的工作，并积极组织当地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姜文焕于

月由上海劳动大学毕业回乡，在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年 ，

进行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宣传，以学校为阵地，掩护我地下党开展工

作。

年，抗日战争爆发，姜氏兄弟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在

浦东地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他们袭击日伪小股武

装，除奸灭霸，威震浦东，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浦东人民

群众抗敌的斗志。

年初，日本侵略者提出了以长江下游为起点，分区进行

“清乡”的战略方针。 月，汪伪政府正式成立了“清乡”委员会，并

调动大批日伪军，从水陆两路实行大面积的封锁，在公路、河道边

和海塘上筑起了竹篱笆，重点地段架设电网和铁丝网，设立大量

“检问所”，实行分进合击，妄图一举消灭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皖

南事变爆发不久，日军为控制东南沿海，又在浙江东部发动了宁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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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役。半个月中，日军连陷绍兴、宁波、慈溪、余姚等城，占领了杭甬

线两侧及杭州湾以南地区。我抗日游击武装面对十分严峻的斗争

形势，在积极组织反“清乡”斗争的同时，根据新四军六师首长谭震

林的指示，派遣姜文光率部挺进浙东侦察，准备开辟浙东抗日根据

地。

我听谭启龙说“： 年我于 月接到由江苏省委转来的华

中局电报，立即到无锡附近找谭震林，在寨门找到了谭震林。谭震

林转告了党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决定：在浙东的沪杭甬地

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在分析了战略形势后，谭震林说：‘浙东已沦为

敌后，也出现了很大的空隙，这是开辟浙东的有利条件，我认为浙

东有大发展的前途，有单独成立战略区的必要。我党在浦东有两支

灰色隐蔽的武装，一支是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另一支是

伪军十三师五十团的一部分武装。这些部队归我党路南特委和浦

东工委领导。路南特委由顾德欢任书记，姜杰为副书记，吕炳奎、金

子明为委员，现将这 以浦些关系全部移交给你。你有两个任务：

东为跳板，向南发展，扩大武装，开辟浙东根据地； 日伪军在浦

东‘清乡’时，浦东武装可以向南转移，以便保存和壮大力量。我已

多人的武派遣姜文光、朱人侠等带领 装 月年先遣队于

日渡过杭州湾南下，在浙东三北（余姚、镇海、慈溪三县北部总

称）站住了脚。据姜文光汇报，三北敌后敌人实力空虚，我党可以在

那里开展武装斗争，并有建立抗日根据地之可能。’姜文光、朱人侠

不顾个人安危，多次与薛天白、顾小汀、宋清云、郭青白等国民党军

政官员谈判，取得了淞沪游击队独立第三大队（简称宗德三大）的

番号作为灰色掩护。”于是谭启龙决定派蔡群帆、林有璋率淞沪五

支四 月年多人第二批 日夜，部队去三北地区。大队

日夜在余姚相公殿北滩由姜文光、南渡杭州湾，于 朱人侠率部

接应登陆。从此，浙东抗日武装逐渐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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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支部队汇合后，在相公殿连续两次伏击日伪军，打响了三北

抗击日军的第一枪。并取得了重大胜利，受到浙东人民群众的拥护

和爱戴。

同年 月间，我们派遣淞沪五支队一支战斗力较强的中队及

姚镜人、陆阳等组建的名为“守望队”的地方武装 多人渡海南

下（姜文焕也随队南下），充实到宗德三大队；路南特委姜杰（当时

任特委副书记）、吕炳奎也南下浙东。 月，朱人俊从伪五十团中抽

出部分武装，以苏鲁战区淞沪游击队暂编第三纵队名义也拉到浙

东三北西部。至此，我党领导的浦东部 批去了浙东，共有队分

多人。

部队到达浙东后，当地党组织见部队纪律严明，与国民党及其

他杂牌军明显不同。特别是相公殿打响三北抗日第一枪后，当地党

组织派遣党员和部分干部参军了解真实情况，经数月观察，确知系

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后才正式发生了横的关系。地方党组织随即

发动党员和群众踊跃参加我们的队伍，部队发展得更快。

年 月，谭启龙和连柏生由张席珍带领淞沪“五支”一大

队 多人护送，从浦东南汇乘海船去了浙东，在古窑浦登陆。我亦

从新四军一师调往浙东。 月，浙东区党委成立，不久建立了“第三

战区淞沪游击队三北游击司令部”，在浙东形成了统一领导，完成

了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的第一阶段。此后，党在浙东建立起了

抗日战争的战略支点，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日、伪、顽复杂的斗争

中不断发展壮大，直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但是，敌后斗争的环境十分险恶，斗争也相当严峻。在开创浙

东抗日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姜氏兄弟中的姜文光、姜文奎、姜文

人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里，过焕 早地血洒浙东大地，为祖国

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年 月 日，姜文光率部在横河镇附近伏击日军，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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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日军得到汉奸密报改变计划，遂使我们伏击落空，部队拟到镇上

搞抗日宣传，却受到日军袭击。为掩护部队撤退，姜文光、姜文焕和

战友们顽强阻击敌人，终因寡不敌众，姜文光、姜文焕、姚镜人等

名中华健儿英勇牺牲。

年 月，姜文奎受党的指派开辟海北、浦南地区的武装

斗争。他带领几位同志夜宿三北财经委员会西区分会驻地临山华

家岭，被汉奸告密，不幸被捕。押送五夫镇审讯时，他受尽折磨，但

始终坚贞不屈，正气凛然，后被敌人杀害于五夫镇南大旗山下。

浙东区党委成立以后，路南特委改为浦东地委（后改称为淞沪

地委），姜杰任浦东地委书记和浦东支队政委，并与朱亚民一起领

导了浦东敌后抗日武装斗争。抗战胜利后，姜杰将地方党组织工作

移 年交后随 月又渡江南下，参加了接管上海的部队北撤，

工作，任沪中区党委委员、老闸区区长兼老闸区政协主席，继续从

事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建设事业。

多年过去了，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随着改革开放战略方

针的实施，当年烈士们洒热血的战场已成为规模宏伟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新战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先烈们浴血奋战取得的

胜利成果，我们应该格外珍惜。革命先辈们前赴后继、可歌可泣的

斗争精神，我们应该永远继承和发扬。我们要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指导我们的思想和

行动，振奋精神，艰苦创业，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困难，不断夺取新的

胜利，使我们的祖国以东方巨人的雄姿跨入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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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镇第一次组织抗日游击队

纪念李平、沈邦祺、沈一飞、邱焕高烈士

戚　　铭　　渠

镇海沦陷前，我们党在龙山所（现属慈溪县）东门外思敬小学

中有一个龙山支部。校中教师贾德裕、乐溪影、方宗岳和我都是共

产党员。贾德裕是镇海县工委委员、支部书记，我是支部委员（公开

身份是校长），另一名支部委员因调动工作离开，未补上。在支部领

导下，全镇 多名党员。有

月 日镇海沦陷后。贾德裕就调走了，支年 部工作由

我负责。接着镇海县工委介绍李平、沈邦祺、沈一飞（女）、林勃、余

也萍（女 同志来思敬小学。他们都是镇海民众教育馆流动施教

团成员，在龙山区山南几个乡镇流动施教。沈邦祺是团长，李平是

施教团党支部书记。我招待他们吃了中饭后，李平要沈邦祺先回慈

北沈师桥（沈的家乡）去看看情况，沈邦祺就走了。我把留 位下的

同志分别安排在周围群众家里住下。

当天晚上起，李平、林勃和我多次商量成立游击队的事。我们

决定独立自主，以群众性的抗日武装组织出现，不用国民党的任何

公开合法名义；部队名称要定得大些，叫“浙东抗日游击大队”，不

局限在某县某区，以便于到处流动，也使敌人摸不着底细。接着摆

地区情况，我说龙山镇有枪可以收缴，有知识青年、农民可以发动，

可以先在龙山打出旗号。李平意见是等沈邦祺回来再说。后来沈

邦祺回来了，说沈师桥组织游击队条件很好，有知识青年可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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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海地十分宽广，海地上都是高粱、苞米、棉花，青纱帐起，到处可

以活动；海地里的农民与我们有关系，吃、住没有问题。龙山镇地形

狭窄，山海逼近，又是大路口，没有回旋余地。组织游击队就要到沈

师桥去。李平听了沈邦祺的汇报，自己又实地去看了一次，就决定

到沈师桥海地去建立游击队。沈一飞、林勃、余也萍等同志也搬到

沈师桥一带去了。因为李平是上级派来的，他已作了决定，我就照

这样办。今年我在镇海看到原宁属特委秘书陈明华提供的材料，我

才知道原来当时宁属特委书记王文祥决定要李平到慈北去建立游

击队，而要我仍在镇北龙山一带隐蔽坚持。李平是贯彻上级的决

定，但他当时没有告诉我这个决定。我当时弄不清楚镇海县的党组

织到慈溪县去活动是怎么一回事？双方是个什么关系？

活动地区既然定下，接着就要动手缴枪。大资本家虞洽卿老家

在龙山山下，他家有个保卫团，枪多质好，弹药充足，是缴枪的目

标。 年时，我们“思敬”支部已发展保卫团班长邱焕高为共产

党员，虞天石当即把邱找来，布置他做内应。因为沦陷后日本鬼子

已来龙山“扫荡”过一次，虞洽卿家保卫团的大多数枪支已经藏在

旁边花园里空的坟穴中，要用时就可取出来，外面只留有几支驳壳

枪，团丁也疏散了一部分，中队长和邱焕高及少数团丁还留着。去

缴枪的日子决定后，邱焕高对中队长讲“：今天夜里由我来值班，你

去队部睡觉，有事情我会来报告。”又把其他团丁也打发开去。太阳

快下山的时候，由李平、沈邦祺等同志从沈师桥分 路带来的农

民、知识青年，大家都化装成小贩模样。到保卫团外围分头隐蔽好。

我与天石亲去看 名党员领路。天黑过一遍。然后由龙山支部派

人静之后，到达保卫团门口。邱焕高已把包括中队长在内的驳壳枪

都偷出，把中队长反锁在寝室中。发出联络暗号后，邱焕高立即把

花园的门锁打开，大家把藏在空坟穴里的枪支弹药全部起出搬走。

邱焕高也随队撤走。为了防止虞家对住在本地的邱焕高的家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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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我们要邱焕高在保卫团内墙上贴了事先写好的一张启事，大意

是我缴枪是打鬼子去的，不会去做坏事，你们放心。不要为难我的

父母兄弟，如果对我的父母兄弟为难，我将对你们不客气。

这一夜顺利地缴到了一批枪、弹。虞天石和我都没有随缴枪的

队伍到慈北去。我们看到一切都顺利后，当夜分别跑到两位地方绅

士家里去聊天，吃半夜餐，以掩护我们的行动。因为在龙山镇还有

我们党员和群众，有工作要做，在这件事情上尽量不要暴露面目，

否则工作就困难。我们想等李平来通知后再作行动安排。

第二天早上，保卫团的中队长一起来，一切都明白了，连忙报

告虞洽卿家的总管，他们震动很大，整个龙山镇也引起轰动。他们

首先查问我和虞天石行动，调查的结果，找不到怀疑我们的证据。

后来虞天石来看我，我们相互笑了一笑，作为庆贺。我们以为枪支

弹药已顺利地到了慈北。后来知道那一夜他们缴枪回去时，沿着海

塘走去，半途迷了路，天快亮了，只好把步枪沉在河里，把子弹和驳

壳枪带走，人都回到沈师桥一带去了。第二夜又派人来河底捞枪，

李平、沈邦祺、邱焕高都没有来。回去时候，他们认为昨天夜里走海

塘迷了路，改走大路，经掌起桥到沈师桥去。那一夜月色明亮，他们

背着、挑着空枪，没有带一粒子弹，又无人带队和指挥，前面又没有

派出尖兵，非常麻痹大意，一到掌起桥上街头，就碰到国民党慈溪

县国民兵团（他们乘夜间出来搜粮刮钱的），来背枪的人除了一个

跑掉外，其余全部被俘，枪都被缴去。

过了几天，早上三四点钟时，虞天石急急来敲我住处的门，说

慈北已出了大事故，邱焕高已逃回来，现在在他家里，我立即起床

跟他同去。到天石家的楼上，邱在床上躺着，头上用布包着，脸色苍

白，脸上还有血迹，不断发出呻吟声。我看伤口，头顶划了一条约两

公分宽、十来公分长的大缝，伤势严重，血还没有止。邱说他与李平

住在沈师桥海地草舍中，被慈溪国民兵团包围捕去，诬陷他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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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匪”，两人被打得很凶，李平的眼睛也被打坏了。他们作了申辩，

说为了成立抗日游击队，决不是什么“土匪”，当然没有用，其他什

么也没有供出来。一天的黄昏与其他几个人（是什么人，他不知

道）一起被绑到五洞闸海塘边去枪毙，临刑前李平还领头喊了“中

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枪毙后把他们推下海塘去。其余的人都死

了，邱焕高当场被打昏、子弹从头皮上划过去，血流满面，但未伤头

盖骨，敌人以为他死了。夜里潮涨，海水把他浸醒，他尽力把手上反

缚的绳子在海塘石上磨断，爬上海塘，向镇北龙山方向逃。他忽然

看到枪毙他们的地方有电筒光，还有人声说“：怎么少了一个？”他

知道是国民兵团派人来查看，就加快步子逃，游过两条河，脱下衣

服。洗净血迹，包好伤口，连夜逃到天石家里。天石与虞洽卿同住

一村中，相距很近，幸亏没有人撞见。我问了沈邦祺、沈一飞怎么

样，他说不知道。邱与二沈没有被介绍见过面，也不知道二沈的住

址。李、邱被枪毙时，二沈不在内的。

这时我们晓得情况严重了，组织游击队失败了，当前是不要再

把其余的同志暴露的问题。我与虞天石分工，我当天要乐溪影带我

到镇北慈北交界的西蔡找林勃和余也萍去了解情况，虞天石设法

解决邱焕高的转地治疗问题。原来李平要林、余在西蔡设一联络

站，以解决慈北与镇北的联络问题，但实际上李没有与联络站通过

消息。我到西蔡时，林、余还不知道李平他们已出事。问起二沈的

情况，他们也不知道。后来知道这时二沈也已出事故。我只能要林、

余两同志立即撤销联络站，到镇海江南去把情况报告县工委书记

陈志达。

沈一飞的被捕，据说她知道李平要被枪毙了，非常激动，大喊

大叫，要想为李平辩白，加以营救，结果被慈溪国民兵团捉去。沈邦

祺的被捕，是在沈师桥自己家里，突然有一只脚划船靠岸，船上的

便衣队上来就把他捉去。他曾想越狱，最后没有成功。两人都受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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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刑，后来都先后被杀害。

关于几位同志被捕与牺牲的情况，由于隔着一个县，相距数十

里，我们在镇北，与慈北党组织没有横的关系，在沈师桥也没有社

会关系，当时无法弄清楚，后来我们建立游击根据地时，也因为斗

争紧张，没有工夫去调查。所以具体事实不十分清楚。

邱焕高住在虞天石家里，我们认为非常不安全，万一被虞洽卿

家里发现，会遭到很大麻烦。虞天石出去想办法，当夜雇了船向西

送到庄黄去隐蔽，请济众医院医生俞士英每天秘密出诊治疗。俞很

负责，把伤口处理得很干净，竟没有化脓。后来日子稍久，在庄黄也

隐蔽不下去，我又通过老友郑芳华的关系，送邱到觉渡寺西边兜门

滩新庵中去隐蔽，在当地找西医继续治疗。前后两个多月，伤口完

全愈合，我们介绍他到五支队四大队侦察班工作。听说后来在余姚

牺牲。

沦陷初期由于我们没有军事经验，政治上警惕性不高，第一次

组织游击队就失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教训是深刻的。但烈士们

一心为着抗日革命，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值得我

们永远学习纪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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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　　坚毅　　勇敢　　爽直

纪念林有璋烈士

虞　　　　天　　　石

有的人逝世几十年仍然活生生地活在人们眼前，永远不会忘

记，也永远不能抹去。这样的人是纯真的。林有璋就是这样的人！

我和有璋 年相识于 月间，那时他与蔡群帆率“第三战

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第四大队 以下简称“五支四大”）自姚北

到达镇北龙山区（现属慈溪市），当时是在灰色隐蔽方针下，所以用

这个番号。在此之前，我们已听到这支部队，自浦东渡海来浙东，并

在姚北相公殿两次痛击日寇，打得敌人弃尸而逃。这是浙东沦陷后

从没有过的，加上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口碑相传，威望很高。他们

的行动与国民党军队只扰民不抗日完全不同，引起我地下党的注

意。我和戚铭渠两人奉中共宁属特委指示以国民党镇海县龙山区

署名义（我们两人均打入该区署），带着慰劳品前去慰问，实际上是

去观察这个部队的真实面目。经过几次接触和向群众了解，又看到

了教唱歌的歌词和上文化课的课本，最后认定这个部队正是我们

盼望已久的自己的部队，即由特委书记王文祥亲自前去联系，确定

彼此的关系，我和戚就成了宁属地方党和部队的秘密联系人，研究

问题，通报消息，配合行动，扩大宣传。有一次国民党部队召开秘密

军事会议，计划联合对付“五支四大”，我们得到情报及时送到部队

使他们免遭暗算。往来多了，了解深了，关系就密切起来了，特别是

我地方党曾几次组织抗日武装，都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还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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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同志，现在有了自己的队伍自然倍觉亲切。后来我们正式成立

中共慈镇县委，有璋亦调升了，率部活动范围更为扩大，但只要他

与部队来到慈镇地区，我们就常常相聚一起，无话不说，逐渐对他

形成了几个特别深刻而历久不忘的印象。

有璋对党的事业忠诚不渝，自律极严。这是一个共产党员，一

个革命者最宝贵的品质，我曾听他说过，他在求学就业期间就喜读

爱国进步书刊和革命传记，因此倾向进步，对革命人士极为敬仰，

曾冒险去探望一位被捕的革命志士，慢慢就成了小有大志，长而益

坚的青年。卢沟桥事变后，他同仇敌忾，响应抗日救国号召，毅然离

开待遇优厚的职业，回乡从事抗日活动，从此走上了武装抗日的道

路。入党后，他更是一切交给党，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斗争，一往直

前，义无反顾。爱国进步书刊萌发和培植了他的抗日革命思想和意

志，抗日革命实践使这种思想更坚定，这正是许多青年走上革命道

路的共同轨道。特别是参加了党后使他的思想和意志迅速升华，奠

定了他一生的光辉夺目的革命历程。抗日时期，他已 岁，好年近

几个同志给他介绍对象，有的对方还是领导干部，人家愿意，他却

连见也不见，总是说“：鬼子不灭不结婚。”他生活作风正派严肃，从

不私分慰问品，把这也和党性联系起来。后来，日寇投降了，蒋介石

却发动全面内战。对于婚姻问题，他仍抱着事业第一的态度，人家

一提起 个字“：敌人不灭不结婚”。直到 岁牺牲。，仍然回答

有璋在全面抗战一开始就投身于组建抗日武装和进行抗日斗

争。他完全明白，没有全民的武装斗争是打不败全副武装的敌人

的，因此，他对地方武装的培植十分重视。 年他在群众（包括

地方上层人士）一致要求下缴了一个由国民党政府警察队伍转化

为土匪武装的枪械，并把缴获的武器全部交给由我党员戚铭渠为

区长的国民党龙山区署，成立了龙山自卫队，后升级为慈镇县大

队。有璋对这个地方武装不仅派去军事干部，还从武器装备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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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并亲自命名为“顽强大队”，希望这个部队能顽强战斗。他说

顽强的目的是为了打击敌伪，保护人民。后来，这个部队不负所望

在慈镇地区打出了威名，指战员都成了顽强的战士，使敌人轻易不

敢离开“乌龟壳（”碉堡）。并且在日寇投降、我军北撤之后，又壮大

了一个“小顽强”，继承老顽强的传统，坚持斗争直到配合大军解放

全区。当然，这个“顽强大队”也陆续向主力输送了不少兵力。此外，

他对地方部队干部的帮助也是很热情的。有璋平时总是平平和和

毫无架子，容易使人接近，对于地方干部更是热情接待，诚恳得很。

戚铭渠原是教师，不懂军事，从区长、县长兼任队长、大队长以后，

“从战争学习战争”之外，不时请教军事干部。有一次有璋率部来慈

镇，戚铭渠就去看他，并提出了许多有关军事方面问题，如路上与

敌遭遇该如何应付？敌人突袭我宿营地如何转被动为主动？受强

敌包围如何突围？等等。有璋根据自己的体验一一作了回答，使戚

铭渠十分满意，回来对我说“：今天上了一堂军事课，得益非浅。”这

样的事有好几次。后来戚也就成为能文能武的优秀指挥员。有璋

就是这样助人为乐，诲人不倦，深为同志们所敬重。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总政策，有了这个政策

才能动员全民发动人民战争，置敌人于死地。对于这个大政策，有

璋也是身体力行，粗看起来，他似乎有些大大咧咧，但对重大问题

却是慎重对待，毫不马虎。他曾说，对党的统战工作的态度就是一

个共产 年至 年，他和部队在镇北龙山党员的党性态度。

区北部一带活动较多，和上层分子接触也较多，那些地方人士常找

他谈事情，他也总是以礼相待，热情交谈，诚恳地回答他们提出的

问题，相处颇好。田央乡有个华姓老乡长是地方人士，受到有璋团

结抗日和爱国主义正气教育的影响，第一个提出解除国民党警察

土匪武装的要求，在公判大会上第一个发言要求枪决罪大恶极的

首要分子。在成立龙山区自卫队时除把乡里武装全部缴出外，还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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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藏多年用以自卫的一支崭新外国造手枪送给有璋，以表示真诚

的抗日友情。也是这个老乡长，当我民运同志集中开会受到伪军突

袭，处境险恶时，他听到枪声，立即集中乡里猎枪、火药铳等，一齐

朝枪响处放去。敌以为我增援部队来了，怕腹背受敌赶忙撤走。田

央乡筋竹岙有个姓黄的老保长，粗通文墨，有些正义感，也有些风

趣，说话常四字一句。当我们向他了解“五支四大”观感时，他随口

说道“：强将手下无弱兵，纪律严明，买卖公平，团结友爱，国家有

幸。”当说到林有璋时，他说道“：态度平易，性格豪爽，宽严相待，治

军有方，是个将才。”说起与别的部队比较时，他含蓄地说“：不能相

比，优劣成败，自会看见。”说完左手翘起大拇指，哈哈大笑。他对林

大队长似乎有一种特别的好感，部队如到筋竹岙宿营他都要亲自

张罗，去看看林大队长，而且逢人便夸。后来国民党警察在日寇“扫

荡”下垮了，头子卷款逃走，我们进入根据地建设，这个黄老保长也

就成了积极分子。每当打了胜仗或有了升迁，当地地方人士特别是

其中的中心人物朱祖燮就要请他去叙谈祝贺，后来朱也送独子参

军了。当地群众则更把有璋当作亲人，嘻嘻哈哈，毫无拘束。他自

己也朴实无华，平易近人，他对统战工作，立场明确，态度鲜明，曾

在一次内部会上发言批评了“卖国主义”和右倾倾向，言词尖锐，这

亦表明他耿直爽快的个性。

有璋的战斗作风也早有定论，那就是：机敏果断，坚决勇猛，这

是从他对敌斗争的观念特强而来的，常常哪里枪声最密他就在哪

里；哪里情况最紧急他就在哪里，哪里最需要人指挥他就在哪里。

大家信服他，有时他虽态度过分严厉也就原谅了他，脾气发过，相

处依旧，毫无芥蒂。这也是他能把部队带好和常打胜仗的根本原因

之一（当然还有政治工作等）。抗日战争时期他转战浦东、浙东历任

支队领导，参加各种重大战斗，多次负伤和立功，对抗日战争作出

了他力所能及的可贵的贡献。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团的领导，又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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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许多重大战役，成了全军打阻击战的优秀团指挥员。打阻击战

是十分艰苦和壮烈的。这是智与勇的较量，生与死的搏斗，而有璋

率领无畏的战士每阻必成，每击必胜，积极支持了兄弟部队夺取战

役的全胜，即使以一团阻击敌人机械化师也是如此。为此，常得司

令部通令嘉奖，英名四传。

粗粗一看，有璋好像有些粗犷冷漠，但实际上他却是心细如

发，热情似火。当他率部初来龙山，我们去探察时，双方处境都很尴

尬。他们是挂着国民党第三战区的番号，当时反共高潮屡起，皖南

事变刚过，我们处处小心，防备他们是否会玩弄什么手法；我们则

是国民党区署指导员，一般人都认为指导员多是有政治背景的。因

此，双方都十分警惕。我从观察中似觉林大队长要比蔡教官（群

帆）好说话，就专向林“进攻”，结果大失所望，一无所得，他对执行

党的隐蔽方针既坚决又警觉，说的都是“台面上”的话，无懈可击。

幸得后来乘部队“野外演习”，采取“突然袭击”的走访方式，拿到

《识字课本》，加上其他方面的观察和了解，才最后肯定部队性质，

接上了关系。我们就成了好朋友，好战友。谈起前事，大家不禁都

笑起来。有璋说“：你们也够厉害的，我们也多方刺探，你们滴水不

漏，我们也猜不透，我们两人（指与蔡群帆）曾议论过几次，从你们

谈吐和穿着举动中感到与国民党特务不一样，但总吃不准。”随后

一件意外事件又使我们对蔡、林两同志产生了更深刻亲切的感情。

镇海甬江之南有一支由我党领导的“独立中队”，面目红了，敌伪顽

都要“吃掉他”，无法存身，渡江北来，欲与“五支四大”会合，特委指

令我们迅速办好此事。戚监视国民党警察部队，我横跨镇、慈、姚三

县找到“四大”，确定“晚间行动”，又仔细研究行军路线、会合地点、

口令、路上遇敌时应变方法等。群帆反复叮嘱要保证绝对安全成

功。临行有璋又特别告知避开大路，拣国民党不知道的小路，不怕

难走，以防中伏，他让精锐中队在会合地附近接应。于是我又越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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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县交界地往回走，连夜带“独中”走被破坏的汽车路，涉过几道河

流顺利完成会合。两个饱经险恶战斗环境的兄弟中队相聚在一起，

涕泪交流，感人极深。以后又由蔡、林设计，晚间以“假缴枪”形式，

朝天乱打一阵枪，表示“独中”被我军“吃掉了”。骗过国民党，成立

新中队。这次会合没有露出破绽，全靠周密计划的结果。

战斗友谊是在战斗中产生的，这种友谊比任何其他友谊更可

年 月，日贵更难磨灭。 寇投降，九十月后，我军北撤，此后，

我被留在苏北华中局另有任务，有璋同志去山东。从此，战场相隔，

战斗频繁 年上海，我们就难通音讯了，但战斗友谊始终未忘。

解放后，我在上海工作，不时打听有璋下落，戚铭渠告诉我“：林有

年 月率部渡河时璋已于 被国民党飞机扫射中弹牺牲。”我

骤闻噩耗，事出意外，怅然若失。戚与我和有璋的友谊是相同的，两

人相对久久不语，一股连续不断的悲怆之念喷涌而起！回家之后，

浓浓的回忆和深深的悼念盘旋脑海数日不绝，我拿起笔来写下下

面的诗：

噩耗传来惊且伤，连宵有梦到沙场。

硝烟未灭英雄志，疆土长留志士芳。

骨殓异乡豪气在，魂归故里功名扬。

生为革命死为党，一座丰碑立八方。

执戈人在执戈中，马革埋尸鬼也雄。

骸是金钢能作战，躯如山岳化成虹。

忠诚肝胆辉干部，刚直胸襟对长空。

战友有君堪自傲，以诗当哭吊江东。

又过了若干年，林有用来看我，自然就谈起了其兄有璋的事，

他正搜集哥哥的事迹，准备出一册专辑，并要我写一些东西。我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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